
因为春天的生机和瑰丽，所以喜欢深
情的驻足春天，让暖暖的太阳柔和地晒着，
让沉睡的身心舒展着，我会情不自禁地沉
浸在大自然的抚爱中，好幸福的感觉。

因为夏天的张扬和热烈，所以喜欢深
情的驻足夏天,荡漾在青青的绿草中，感
受着花草树木芬芳的气息，我会深深地陶
醉在大自然的绚烂中，好幸福的感觉。

因为秋天的灿烂和丰硕，所以喜欢深
情的驻足秋天，走进殷殷的林带，我会感
到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颤
动！屏息凝视，生怕一不小心惊动了它们
甜甜的梦！我会久久的喜欢眷顾其间，聆
听生命的气息，好幸福的感觉。

因为冬天的圣洁和高傲，所以喜欢深
情的驻足冬天，飘飘洒洒的雪花是冬的使

者，那么晶莹、那么美丽！以前从未留心
过雪花的样子，以为剪纸剪出的窗花、雪
花都过于夸张、过于美化了，可是当一片
片雪花落到我身上、臂弯的那一瞬间，我
才有幸看清楚冰晶玉洁的雪花是多么的美
丽。我情不自禁地扪心自问，为什么以前
从没有觉察到呢？那真实的、超凡脱俗的

美丽又岂是剪出的雪花能够相提并论的。
投入粉妆玉砌的银白的世界，似乎我的整
个生命都在荡涤中升华，好奇妙、好幸福
的感觉。

多年来，形成了一种习惯,喜欢深情
的驻足于某一种境界中,细细斟酌,都是缘
于深深的爱恋。

深 情 的 驻 足
□赵春侠

总想写一首诗给你
□玉 莲

芳草萋萋溪水淌
蜂蝶纷飞野花香
牛羊滚滚珍珠洒
放牧汉子歌声亢

穹庐笼罩野茫茫
蓝天白云鹰高翔
民族和睦亲兄弟
草茂粮丰奔小康

边陲一派好风光
□刘蔚天

芦花白，花似雪飘飘，江岸动君
摇。任嘶嘶地凄凄叫，憾茫茫地冷清
宵。望星光，寒夜里，思朝朝。

塞北冷、江天飞叠雪。燕雪烈、
雾遮云上月。风凛冽、水潇潇。凭栏
把盏君何处，梦儿恰恰似新袍。且谁
知，惊醒后，醉无聊。

最高楼

芦花雪
□葛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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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氧吧

午后4点的白城师范学院行知楼极为安静，夕照从走廊窗户
投进冬日难得的金光，仿佛已知这里有一个临时的圣殿。

偌大的展厅里，有几个人驻足书画前不肯离去。梁怀学老师
的书画展，吸引了白城市各界人士，所以即使闭馆时间已到，还
是有人不走。

书画展设在学院通榆年画馆。馆长忍着腰伤，把年画撤下
来，再把一幅幅书法、国画挂上去，工程量不可谓不浩大。还左
斟右酌选了一百号红做了牌匾喷绘。艺术的魅力在于，使人流连
忘返，使人乐于付出。

布展时我去看热闹，附庸风雅，搔首弄姿让馆里的学生美琦
帮忙拍照，一回头遇见了梁老师。

擅书法者常不免倨傲，写了字已是给你面子，想要合影？睬
都不睬。而梁老师谦逊随和，人得了字画和他争相合影，和我想
象的大不同。梁氏书法有楷行、草隶，也和我想象的大不同。我
是个草包，一叶障目，只认识正楷，除了楷书四家和黄自元，对
行草所知所慕甚少，国画和篆刻更是鸭子听雷。如此真品面前，
方眼界大开。

站在《道德经》前，我失神良久。小楷工整端严，最见功
力，而力透纸背，绝非一日之功。

书法只成全有天赋并有恒心者，缺一不可。我见过许多名人
手迹，尤其电脑手机干扰之下，简直惨不忍睹。这一次书画展，
大门轰然而开，长风劲吹啊。

一幅云水禅心也好。云是突然聚上来的，应当是随风而来。
水却是流动好久，带着几世的漂泊。那个禅字的一竖啊，正道直
行，不能更直了。而心，是赤子之心。对自然，对艺术，对人
生，爱得深沉、赤诚。

一张巨大桌案，一幅巨大毛毡，就是梁老师现场创作阵地。
没想到，求字之人甚多。有老师，有学生，有职员，有路

人，有老人，有少年，门卫大爷还求了3幅。梁老师有求必应，

一沓洒金宣纸瞬间写没。
留连馆中的陌生人求梁老师写一幅寒梅傲雪。还有人要写花

好月圆，要道法自然，要游物乘心，要张志和渔歌子，不一而
足。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开口求字，梁老师提笔，行走，钤印，
一直微笑，微笑。他当所有人是知音，爱书法就是爱美，爱艺
术，爱国学。

担心叨扰梁老师，我一直没开口求字。梁老师却说，一定给
我写一幅字。

我不再犹豫，遂要了陶渊明《时运》的两句:“迈迈时运，
穆穆良朝。”

梁老师铺开宣纸，挥毫而作。一幅写完，又重写一次。仔细
端详，甚为满意:“第二幅好！”

我却在第一幅的“朝”字里沉醉不能自拔。那个朝字，清朗
隽秀，出尘遥远。写好的字铺在地上等墨干，我就采取最爱的蹲
姿，附身埋首和朝字相对。一个春天的美好的早晨，就这样牢牢
长在我眼睛里啦。我看见山水、天地。看见水鸟游鱼，满架朝
荣。还看见毛茸茸小鸡雏、脆生生菜畦。

梁老师为大家写了那么多字，我以为写给我的这一幅陶渊明
最好。因为我在其中读出了梁老师书法里的人生哲学。笔画和笔
画之间，字和字之间，偏旁和部首之间，有鲜明对照，有躲闪腾
挪，有钩连呼应，有笔断意连，有余音不绝，有风骨卓然……

惜乎短短几天，梁老师即离开，不能在老师身边多学深悟，
殊为憾事。

我不会写书法，要是会写，就写8个字送给梁老师:怀学其
人，赤子其心。

怀 学 其 人 赤 子 其 心
□木兰良朝

总想写一首诗给你
灿烂的 迸着火花的
像四射的阳光 像彩色的云朵
湿润的
像泉

我在找寻
那日缱绻在指尖的蝴蝶
多次
它出现在我的梦里
在我耳边私语
关于曾经的现在的还有未来的童话

我站在旷野
那一片绿
谁是它的心脏
没有你 它还能在喘息中博爱吗

穿越丛林
喉咙嘶哑
直到
一缕青丝随风扬起
直到
一声鸟鸣剔透玲珑

原来
那些爱与被爱的故事
就在随风中

我，是一棵绿植。
清晨，主人一双秀美嫩白的手拿着剪刀将我从伙伴

们的身边分开，放进了小花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就
被移到了窗外的院子里。

呀！我的周围一下子变得明亮了, 外面的世界这么
大。我惊喜地发现，外面的天
是那么高、那么蓝，云是那么
的白、那么的美，直接沐浴在
身上的阳光，让我觉得浑身暖
暖的，身边还有轻柔的风，我
迫不及待地打量着周围的一
切，绿油油的青草、高高的大
树和那些不知名盛开着的野
花。树上小鸟的叫声更加清脆
悦耳了，它们一会落到树上，
一会落到我的旁边，歪头歪脑地看着我，不一会儿又调
皮地飞远了。蜜蜂和蝴蝶像约好了一样在花周围不停地
飞来飞去，相互嬉闹着。

我用力地舒展了一下筋骨，不眨眼地看着身边新奇
的世界……

不知不觉过了几天。有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了我的

身上，啊，是雨，我开心地笑了，吸吮着雨水的甘甜，
享受着雨水的滋润，一阵细雨过后，大地变得更绿了，
太阳出来照在大地上，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芳草的青香，
啊，这就是大自然的味道，我用力贪婪地吸着，感觉我
的根扎得更深了，杆变粗了，茎变壮了，我感觉浑身充

满了生长的力量。
夜晚，我仰望着天空中皎洁的月亮和那一闪一闪的

星星，让它们伴着我慢慢入眠。
白天，我常常静静地望着天空，试图透过一层又一

层的白云，探寻那遥远中是否是自己想象的世界。
我享受着成长的快乐……

不知过了多久，每每的清晨和夜晚，让我感觉到了
一丝丝的凉意。

地上的小草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发黄了，身边的花也
一点点枯萎了，蜜蜂和蝴蝶也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了踪影，只有三三两两的小鸟还时常在空中掠过，旁

边高大挺拔的大树也没能护
住自己身上发黄的叶子，被
掠过的风吹散了一地。

天，一天天的变凉，我
感觉到了冷，这种冷无法抵
御。我的身体不知不觉失去
了知觉，天，暗了下来，空
中飘起了雪花，一片一片地
飘落，落到了我的叶子上。
啊，我看见了，雪花是那么

的漂亮晶莹，还没等我仔细看完，它变成了水滴，顺着
叶片，一滴一滴地沁进了我的心肺。我的视线模糊了，
透过玻璃，看见屋内昔日的伙伴，他们还在温暖的屋子
里，漂亮的花架上享受着主人的呵护，我慢慢闭上了眼
睛，微微地笑了。

我，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精彩。

我 要 的 是 精 彩
□胡春明

阿里扛旗，百度冲锋，腾讯掀
涛。醉长城内外，心驰武汉；大河上
下，情系同胞。飞鹤襟怀，华为设
备，汇聚激流汇海潮。爱喷涌，正迎
头疫病，直面魔妖！

炎黄立地擎霄，吴楚难，举国披
战袍。慕韩红呐喊，千金铸币；一龙
呼唤，万贯融镖。肝胆弥天，光芒羞
月，十亿神州若酒烧。待明日，赏春
风杨柳，夏雨樱蕉！

沁园春

义举动乾坤
——写给抗击疫情的壮举

□夏永奇

祖母是84岁那年进城随我爸
妈居住的。她几乎是被我们硬生生

“绑架”进城的，她曾经发誓要在
山里生活到死。

祖母进城以后，还是按照山里
的节奏生活。她在阳台上望太阳的
方向算计着时间，天黑就睡，天不
亮就起床，吃饭时只夹一种菜，打
雷时会习惯性地冲出门说要去收晾
晒的粮食，等明白过来以后就自己
傻傻地笑。

马路上，苍翠绿树中的麻雀叽
叽喳喳叫成一片，祖母停下脚步，
拍打着双手使劲跺着脚叫出声：

“嚯，嚯，嚯！”那是祖母在吆喝驱
赶着麻雀，在乡下养成的习惯，祖
母担心麻雀偷吃粮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祖母
的身子骨垮了下来。她懒得出门
了，眼皮耷拉，眼神无力，差不多
每天都同我爸妈在家里坐着，常常
是默默无言。

祖母87岁那年的一天，她推
醒坐在沙发上睡着的我爸，喊出
声：“龙大才！”“妈，你喊我啥？”

“龙大才。”龙大才是我们老家村子
里当年的一个生产队队长。

我爸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医
生告诉我爸，老人家脑萎缩严重，
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我爸在屋子里黯然垂泪，自己
的娘认不得儿子了，他内心受着煎
熬。祖母摩摩挲挲地从怀里掏出手
帕，走到我爸面前给他擦泪。我爸

哭出声，一把抓住我祖母：“妈！”祖母混沌的记忆被擦亮，她叫出
了我爸的乳名：“发娃，发娃。”但像这样清醒的时刻，大多只是回
光返照的一瞬。

祖母88岁那年，大小便常拉在床铺上，我爸我妈每天要给换
洗好几次。祖母瞪着眼睛，目光里是恐惧，也有恨意。更多的时
候，祖母如一条躺在沙滩上的鱼，疲惫无力地一动不动。

我爸陷入了苦闷。有一天，一个老家的乡亲给我爸妈送来新鲜
的土藕，祖母起床，一下子就叫出了那人的名字，我爸欣喜不已。

来我家的乡亲们，祖母差不多都认出来了，还同他们断断续续
地聊上几句，这让我爸更犯迷糊了。乡亲们说，老人家一直在乡里
生活，她的记忆活在那里。

我爸又喊我堂弟开车，一同把祖母带回老家去看看。老家的好
多房子都拆迁了，我爸搀扶着祖母，祖母迷蒙的眼神如突然被电光
擦亮，她的目光从老家的山冈田野划过，她一一叫出了那些根植在
心的地名：歪梯子、白杨湾、马鞍桥、千口山、大屋堡、罗家坳……我爸
激动得满眼是泪。

祖母坐在山梁的石头上说，我不回去了，不回去了。
祖母回了城，晚上时，嘴里还在叽叽咕咕念着老家那些地名。
我爸从此常坐在祖母床前，默默陪伴着她，母子俩的世界不能

交融，但母子俩的血流之声还响在一起。我爸说，每天只要看到祖
母躺在那里，虽不说话，但心里也踏实一些。只要祖母还在，我爸
就还是一个孩子，祖母的老孩子。

祖母90岁生日后的第8天，她的生命之灯，就在家里的床铺
上静悄悄地熄灭了。祖母临终时，把一个灰布口袋颤巍巍地拿出来
交给了我爸。

等把祖母安葬在老家的土地里，我爸回来打开那个口袋，里面
是裹了又裹的钱，从百元钞票到一元两元，一共是1239元。那是
祖母留下的遗产，祖母去乡里市场上卖核桃、卖鸡蛋、卖高粱米换
来的钱，她都攒着。

村里的算命先生说过，我祖母能活过100岁。我爸后来问我，
你祖母要是不进城，真能活上100岁？我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地下的祖母，能不能给我们从雾中飘来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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